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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　第四則　媸女子三度完姻

　　卻說大姑山下，長江大流，就是丟了萬萬千千落去，那裡查賬？大喬合當有救，浮到一隻座船邊。船上艄公看見喊道：「上流

頭有一婦人氽來，快救快救！」眾人拿篙的拿篙，下水的下水，撈將起來，還有三五分喘息。那倉裡的官兒，便叫艄婆與他解了繩

子，換了衣服，安息片時，然後叫大喬到倉裡問他來歷。大喬將父母根由、嫁張嫁李，以致中途遇盜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那官兒

連聲歎息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」因把眼瞧他一瞧，果然面目可憎，人人不中意的：「如今年已老大，還是閨中處子，況又是好人家

出身，流落在此。我今若不提攜，必作溝渠之鬼。」對大喬道：「婚姻遲早，命中分定，你不須性急。我今收你為女，你且在我身

旁權住幾時，待我慢慢覓一個有才貌的丈夫配你，送你回去。」大喬歡喜道：「大人既有活命之恩，又成就孩兒終身大事，異日銜

環結草，不足以報萬一。」便移一張椅兒過來道：「爹爹請坐，待孩兒拜謝再造之恩。」那官兒公然上坐，看他拜完，然後遷坐。

過了一日，沿途討了兩個丫鬟，陪伴大喬小姐。　　你道這個官兒是誰？就是那請陸友生教書陳衍的乃尊陳國柱，現任陝西督學，

正去到任。也是大喬造化，遇著這個活命恩人，又受榮華富貴。只苦了濮忠夫婦，已葬江魚腹中，深為可憐。陳公到任，一清如

水，只因為人古拗，不肯逢迎上司，做了三年，被按院參了一本，降作福州知府。陳公即帶了大喬望閩中進發，到任之後，便差人

迎接家眷。

　　且說陳公子資質魯鈍，得了這個明師，朝夕論詩論文，師友情同骨肉，不覺已是三秋。一日聞報父親降作福州知府，陳公子心

下雖然不樂，且喜任所不遠，可以攜老挈幼同享榮華。又過幾時，差人已到，即便束裝榮往。陸友生要辭館歸家，無奈這陳公子再

三苦留，不得已，一同前去。

　　到了福州界上，人夫轎馬俱已等候。大家進了衙門，小姐拜見母親。陳公便將大喬來歷說知夫人。夫人道：「女兒偌大年紀，

緣何在陝西三年不與他覓一佳偶？」陳公道：「他是吳門生長，必配本鄉本土的人，後來父母能夠完聚。」夫人道：「有理。」當

晚設席，陳公請先生敘話，父子師生三人對酌。酒至數巡，陳公道：「小兒愚魯，蒙先生造就，言語規格不似舊時頑劣。」友生

道：「不敢。令郎穎悟過人，聞一知十。晚生荒疏已久，恐不堪為令郎師範，望大人莫責。」兩邊問些行蹤，論些書史，直到更深

方散。

　　次日，公子即同先生後園讀書。此時正是三月初旬，牡丹大放，大喬小姐隨了三四個丫鬟，到後園賞花。轉過書齋，不料與友

生打個照面。友生連忙迴避書房去了。丫鬟隨了小姐，各處觀花遊玩，盡興方回。那知這位友生潤破紙窗，悄悄窺視，想道：「這

個小姐，雖然珠翠滿頭，並無半分顏色，故此偌大年紀尚未適人，耽誤青春，深為可惜。」把眼兒直送他進了園門，方才走開。連

聲歎息道：「小姐，小姐。你的苦就是我的苦一般。我陸友生才貌兼全，今日也像你孤身獨自。若論起我來，你守孤闈，亦不為

過。」正是：

　　好醜形雖異，孤燈兩地同。

　　這一席想，不過是偶然觸興，也就丟開手的，那知這心兒裡到朝朝暮暮把這小姐牽掛起來，動了無限淒楚。追前想後，自悔：

「當初少年全無主意，父母為我娶了濮氏，雖然容貌醜陋，也是花燭夫妻，緣何逃走出門？後來配了孔氏，也就罷了，為何一年之

內並不與他同牀？都是這些強盜可恨，捉我出門，我就生定主意，竟不回去。若強盜不捉我出來，我或者回心轉意，也未可知。如

今年將四十，兀自孤身；早知今日淒涼，深恨當初執性。正是：

　　一著不到處，滿盤俱是空。

　　父母年過六旬，不能追隨膝下。這兩家的女兒，或嫁或守，不知下落。朝雲、巧巧，二十年不見，想已老成吧。」那前前後

後，思想一番，淚如泉湧，哽咽不住。哭了一場，不覺神思困倦，曲肱而枕。

　　忽見兩個婦人走進房來道：「承相公垂念，特來奉候台階。」友生打眼一看，卻是巧巧與朝雲。友生羞見江東，欲要迴避，卻

也不及。巧巧道：「相公何其負心！不聽奴言，以致今日。」友生道：「一時愚昧，兩次被人騙了。」巧巧道：「如今相公的婚姻

是一位千金小姐，你若再蹈前轍，則終身不獲有緣矣。」友生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只見朝雲一把扯住道：「姑爺還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緣何在那相親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便向書箱中取出，遞與朝雲□□。巧巧即將做媒相親的話說知友生。友
生道：「聽你說來，你二人已作黃泉之鬼。」二人見他說明是鬼，不復再言，化作一風而去。友生連忙四下追尋，並無蹤影，知他

的真是鬼，便喊叫起來。一時魘醒，原來是夢。即去尋那汗巾，早已被他拿去。因想前事，都是著鬼。汗巾來歷，一向懷著鬼胎，

尚作十分珍重，今日方知來歷，重加歎息。不在話下。

　　卻說巧巧、朝雲，生前抱恨，死後含冤，故一靈到此，要將這丑婦與他為妻。雖然是姻緣分定，其實是這兩個人牽合得自然。

前番做媒不就，仍恐後來漏網，故又托這一夢。卻被友生叫破，化風而去。自此之後，二人陽限已滿，來到閻王案前。查他二人生

前並無過犯，遊魂二十年，大有功於濮氏，著他二人托濮氏胎中，為陸門子嗣，貴顯異常，光門耀第，到也是一宗因果。

　　不說二人托生，且說陸友生得了這夢，想那千金小姐，必是陳公之女，十分歡喜，道：「若得此女為妻，不枉了奔波二十載。

」因是把這小姐想來想去，書也不讀，飯也懶吃，懨懨的害起相思病來。歎道：「小姐深閨獨處，受盡淒涼，我陸友生客館孤寒，

耽盡寂寞。天呵，何不將我們二人赤繩繫足，偕老白頭，到也兩人都有著落。只是有個緣故，陳公為人執拗，他如何肯將女兒配我

這個浮萍的過客？即使陳公肯了，那小姐也未必樂從，嫁我這個教書的先生。就是兩人都肯，我卻也無階而入，不便央人作伐，又

不好自己開口。就是自己開口，此老若不應承，反討他一場沒趣，師友之間亦不雅道。其實想來，他是千金小姐，我是飽學秀才；

我不嫌他丑，他不嫌我貧，就嫁了我，也不為屈他。」千思萬想，這事必竟做不來，只好望梅止渴而已。

　　且說文宗落學，發牌歲試，陳公子要先生改了陳姓，隨任赴考。友生改名陳衝。兩人進去，俱是得意，先生進了批首，陳公子

進在第三，兩人俱准入場。到了秋闈，三場已畢，先生中在八十名外，陳公子中了闈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分賓主。一則是年姪，二來認做親子中的，三來陳公向有此心，要將大喬許
配先生，所以這日大喬不出相見。陳公夫婦坐了上席，先生西向，公子東向，大家歡飲，盡醉方休。到了次日，少不得會同年兄、

主考，接連忙了一月方閒。

　　一日，陳公對夫人道：「我向要將大喬配與先生，如今他已中了，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。」夫人道：「只是女兒容貌粗陋，年

紀又大，先生倘若不中意，如之奈何？」陳公道：「且做了親，再作道理。」當日就去拜了一個相知，姓柯名冰，央他作伐。柯冰

應允，即便來拜友生，說起陳公小姐姻事。你道友生正是渴想不到的人，今日陳公俯就，有個不納的理？便滿口應承。選了吉日，

寸絲為定，就在府裡成親。

　　到了花燭之夜，合巹已完，歸到洞房，那友生摟了小姐的香肩，將個銀﹟把他花容照了一照，歎口氣道：「我的命，我的

命！」小姐答道：「我的心肝，我的心肝！」友生笑了一笑，便走了開來。小姐怒道：「我不過因你見愛，叫我這聲，我不好拂你

意思，答你這句，為何你就笑我？」友生道：「卑人也不是笑小姐，也不是叫小姐。卑人只怨自己的命，故此歎息。」小姐更怒

道：「你落泊江湖，虧我兄弟留你棲身，如今又虧我父親隨任得第，我一個千金小姐，翠繞珠圍，難道配不得你這個癟舉人過？你

還要怨命？」說罷，號淘大哭起來。友生再三哀求苦勸，他越發哭得響了。一頭哭，一頭嚷道：「你分明嫌我貌醜，要思量逃走

麼？你若走了，我就叫爹爹上你一本，革你前程，害你性命。」說罷又哭。友生忙了手腳，恐怕陳公夫婦聽見，不好意思，連忙雙

膝跪下道：「小姐暫饒初次，以後再不敢冒犯龍顏。」便將衣袖去掩他一尺闊的大口。大喬見他十分周旋，也便住嘴，問道：「必



竟你這怨命，為著何事？可一一說與我聽。若有半句謊言，罰你跪到天亮。」友生道：「卑人十八歲時立定主意，要娶個蓋世無雙

的美女為妻，不料一時父親為我配了濮小川的女兒，十分醜陋。拜了花燭我就逃走出門。後來又娶了孔方的女兒，也是一般，我又

不別而行。如今娶著小姐，相貌端莊，十分中意。這個歎息只為卑人命裡該娶千金小姐，故不肯與這些出奇丑婦為婚，豈不是我的

命？」

　　小姐聽了這篇說話，納不住的笑了一笑，扶他起來道：「你的命就是我的命。我當初嫁了一個陸士善，拜了花燭逃走去了。後

來又嫁了個嚴豫，也逃走去了。如今嫁著相公，恐怕你又要逃走，所以這才含羞答應你這一句。」友生道：「聽你說來，那陸士善

是我，嚴豫也是我，今日娶小姐的陳衝亦是我。難道小姐就是濮家的女兒、孔家的令愛不成？」大喬道：「我也不必瞞你，那濮小

川的女兒是我，孔方的阿愛也是我，今日嫁你的小姐亦是我。」友生道：「我說天下那有第二位，畢竟還是你。真姻緣□□□所難
違。」兩個說笑一場，解衣就寢。方才言語參差，少不得被窩中去和事。一個是半老含花的閨女，一個是老童久曠的花男，何須謙

遜，不必推辭，攜雲握雨，竟赴高唐。友生到了此時，也不管他上邊的醜陋，只受用下面的珍饈。心裡猶是怨悵自己不是什麼要

緊，兩人丟卻了二十載風流，空自匍匍匐匐，到頭總是夫妻。一夜歡娛自不必說。次日對陳公□□□□，各各稱奇不已。
　　且說□□□□□人進京不及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只有嚴太守寄得一封信來，方知下落。後來音
信杳然。幸喜又生了一個女兒，小名代兒，以女代兒之義，年已一十六歲，天成夫婦庶幾膝下有人，不致晚年寂寞。

　　一日，正在廳前閒坐，忽見一人歡容滿面走近前來，雙膝跪下道：「爹爹，孩兒萬死，今日回來了。」那天成老眼朦朧，仔細

定睛一看，一把扯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撇我二十年，好教我想煞也。」一時悲喜交集，鼻涕眼淚哭個不住。蕭氏在內聽見老兒啼

哭，不知甚麼緣故，同了女兒趕將出來。友生見了，跪拜一通，三人抱頭大哭。只有代兒不知，連忙迴避。天成對代兒道：「這是

你的親哥哥，出去二十年，今日方回，快些走來見面。代兒見了友生，福了兩福，四人坐下。闊別已久，一言難盡，友生且把自己

中舉娶濮小川的女兒情跡，說了一遍。父母不勝歡喜，即差人到船中搬取行李，請媳婦上岸。琴司在陳公處亦配一個義女，路上服

侍，一同回來。

　　天成又差人通知濮家，濮小川夫婦不一時俱來。大喬已到，滿堂點了香燭，友生夫妻從新拜了家堂，參拜兩家雙親。擺下團圓

筵席，不勝歡喜。酒席之間，把二十年事跡，你說一通，我訴一遍。說到歡喜時，大家笑一場；說到苦楚時，大家哭一會。此時只

有濮小川夫婦十分赧顏，當初說女兒死了，緣何又在這裡？陸家雖然不題，他卻於心有愧。當晚盡歡而散。

　　友生次日問起巧巧、朝雲，俱說死了十七八年，友生不勝痛悼。追思昔年恩愛，一旦無影無蹤，那知這巧巧、朝雲，又到你家

接代香火！這都是前緣宿債，暗裡分明，離合之間，如有神助。

　　過了一年，陳公任滿，就同兒子進京會試。道經蘇州，來拜陸天成。友生即排筵席。飲酒中間，就說起陳公子姻事。友生要將

妹子代兒配他，陳公應允，對天成道：「路途倉卒，不曾備得聘金，奈何？」天成道：「小兒久蒙骨肉之愛，安用禮儀？」次日，

陳公差人送金如意一握，銀鼎一座，以為納吉之敬。盤桓數日，即同友生上京應試。到得春闈，二人俱中三甲進士，該選知縣，候

缺領憑。陳公已補了海道，一同回來，友生就與妹子完了姻事，大家榮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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